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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钰生（1898年4月15日—1990年4月11
日），字子坚，著名教育家、图书馆学家。

1915年天津南开学校毕业，1919年清
华学校毕业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大学教育
学与心理学硕士学位。1925年受聘于南开
大学，历任哲学系教授、文科主任、学校
秘书长，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抗战胜
利后任天津教育局局长。解放后任津沽大
学师范学院院长、天津图书馆馆长、天津
市政协副主席。
曾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二届

理事会副理事长，天津市图书馆学会理事
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天津市副
主委。第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
一 、二、三、四、五、六、七、八届天
津市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八届天津
市政协副主席。

“曾经在西南联大工作过、学习过的

人，无一不认为这是自己一生中最值得纪

念的时期。”黄钰生在其《回忆联大师范

学院及其附校》中如是写道。

黄钰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先后担任

建设长、师范学院院长、校务管理委员等

要职。抗日战争胜利后，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复员北归，而黄钰生

领衔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以下

简称联大师院）却留在云南落地生根，后

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新中国成立后，该

校改名为昆明师范学院，1984年更名为云

黄钰生：教泽遗爱永留西南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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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师范大学，成为了西南联大驻留在祖国

西南边疆的永恒纪念碑、红土高原上师范

人才的孵化基地。

学生眼中的“严师”

“春风熙熙时雨滋兮，桃李向荣实累

累兮。”这是黄钰生对于联大师院学生的

殷切勉励，以期他们能够像春风春雨一般

辛勤育人，桃李满天下。为此，他认为，

师范学生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必须在“作

教、作师、作学、作人”四个方面做出表

率和榜样。

在生活方面，他要求除了家住昆明的

学生外，其他学生一律在校住宿，未经允

许不得外宿；男女生的交往见面限制在主

楼接待室；学生必须严格遵守作息时间，

每天早上六点半举行升旗仪式和朝会；学

生的衣着要整洁而不华丽，仪态端庄而不

放荡，口不出秽语，行不习恶人。

在学业学习方面，《国立西南联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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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师范学院学生毕业标准及考试办法》中

规定，师范生在校肄业五年内必须修毕

170学分，本系主要科目必须平均在70分

以上，工具科须经本院甄别试验及格，教

具配置及使用的技能也须达到标准，学生

必须在知识、思想、态度、理念、人格五

个方面“足以领导青年、为人师表”，否

则就不得毕业。而当时有一个学生考试四

门功课不及格，曾几次面求黄钰生“高抬

贵手”，但是黄钰生不允。这名学生恼羞

成怒，于夜间趁黄钰生从联大师院返家途

中，用木棒将他击伤，黄钰生头上缝了

七针。虽然经历这次波折，黄钰生仍然坚

持严格要求学生学习，其严师形象可见

一斑。

黄钰生的严师形象同样树立在联大附

设学校的办学过程中。联大附属学校的考

试种类有笔试、口试、课堂考、月考、季

考、学期考、学年考，无论哪种考试，一

律严格执行西南联大的规定。不合格者不

得补考，只能重修。如果一学年中有两主

科即语文、数学、外语不及格，或者一主

科两副科即理化、生物、史地不及格者必

1947 年清华大学校庆，四位领导聚首，

左起：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北京大学

校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

秘书长黄钰生（张祖道摄）

须留级，超出留级标准者劝令退学。也正

是因为黄钰生的严格要求，附中一举成为

云南中等学校的典范。

“润身”与“淑世”

黄钰生认为，大学的意义在于“润

身”与“淑世”，前者是为个人，“为学

问而学问”；后者是为了改良社会，学以

致用。在联大师院的八年期间，黄钰生抱

着“润身”与“淑世”的学人情怀举办了

多种形式的中等教育师资培训活动，针对

中小学教材、教法和新教育途径展开了研

究，并且积极开展社会教育，对云南的文

化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

自1939年开始，在黄钰生的积极筹备

下，联大师院与云南省教育厅合作，先后

举办了“中等学校在职教员进修班”“中

学理化实验讲习班”“中等学校各科在职

教员讲习讨论会”等在职师资培训班。这

一系列的师资培训活动为云南培养合格的

中等学校师资和提高教学质量，作出了卓

越的贡献。

1939年7月，联大师院备函与昆明市

政府联系，开展普教工作，经昆明县教育

局指定，在洪庙乡麻园村和李家维等地的

乡村小学开办社教实验班，轮流指派学生

去上课，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并进行扫盲

活动。他们还在市区翠湖小学和文林小学

内开办民众夜校，招收贫困失学青少年，

类似的活动扩展到了路南圭山少数民族

地区。

在黄钰生的倡导下，联大师院的学术

研究呈现以中学教学为重点的特点。1940

年初，当时国内仅有的指导国文教学和研

究的定期刊物——《国文月刊》，以作为

“促进国文教学及其补充青年学生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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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的材料”为宗旨，经联大校务会议议

决，由师范学院筹编。该刊成为交流国文

教学经验的园地，对推动国文教学的改进

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而其他各个系也对

中学各科教材教法开展了调查与研究。

联大师院于附设学校设立“实验

部”，根据当时国内外流行的若干现代教

育原理，在教学过程、课程、教材、教

法、功课时间安排以及训育方面做了相关

试验。1941年12月，联大师院与云南省

教育厅共同组织“升学及职业指导测验

室”，用来实施各项普通心理测验，以利

中小学升学及职业指导和社会职业介绍的

进行。

“总喜欢摸摸他们的头”

“我爱青少年，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和

希望，见到他们，我总喜欢摸摸他们的

头，感到这是一种乐趣，我称之为‘摸头

之乐’。”正是在这种对孩子们的真挚爱

意的影响下，1940年，国立西南联合大

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小学成立。黄钰生回忆

道：“这是平生最满意的一件事，是我的

得意之作。”

1941年，附中迎来了第一个校庆日。

在校庆纪念日上，黄钰生讲了附中成立一

年以来的情况，讲到中国在孩子周岁时有

抓周的习俗，在附中“周岁”之际，他也

如同父亲一样要为附中“抓周”。他拿了

一架天平放在桌上，又从口袋里拿出一个

灯泡和一根绳子，告诉学生们“要像天平

一样，在人生的道路上，遇事要公平”。

他拿起灯泡说：“希望你们像灯泡一样，

到任何地方都能发光，热情地对待你们的

事业。”接着他又拿起绳子说，“要像

绳子那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团结才

有力量。”

对于孩子们的身心健康，黄钰生也给

予特别的重视。在身体方面，除了通常体

育卫生的功课外，还与家庭通力合作，使

孩子们不染上寄生虫病、皮肤病等传染

病。他聘请专业训练的职员负责孩子们的

饮食和全校卫生，每半年接受校医检查一

次，低年级每两月测试体格一回，以观察

其发展。在心理方面，他认为，

卑之无甚高论，只求学生有“出

息”——能做的自己做，能受的

自己受，当能负责自己负责，可

尝试的鼓励他尝试，遇到困难去

设法克服，就是有出息。

对于每个儿童的兴趣、胆

量、气质他都加以爱护，注意保

持孩子们对事物的新鲜感。在黄

钰生如同慈父般的关怀看护下，

附设学校的孩子们可以称得上是

“少年初长成，自在恰如风”。

（转自《中国科学报》，2021 年

8月 3日，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湘黔滇旅行团教师辅导团全体成员合影。左起：李

嘉言、毛应斗、李继侗、许维遹、黄钰生、闻一多、袁复礼、

曾昭抡、吴征镒、郭海峰


